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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零星棚户区拆迁改造蹲点报告

2017年11月16日，济南市市中区正式发布“济
（市中）征冻告字【2017】33号”征收冻结通告，9个
零散棚户区项目房屋征收范围近日确定。其中，陈
庄零散棚户区项目的范围是：东至陈庄东街，西至
南郊热电厂，北至陈庄小区北区，南至陈庄小区南
区。虽然居民户数不多，但为了有序推进，按片区
分成了四个组，每个组由街办中层和居委会主任
共同组成，层层推进做居民工作。

负责第一组的陈庄社区居委会主任尹小爽深
切感受到拆迁的难度。从2000年11月进入居委会
工作，经过18年的锤炼，她对社区工作的掌握细如
发丝。他们正是靠着多年的和居民的“交情”去“刷
脸”，如篦子似地一遍遍梳过去，最后梳理出摆在
面前的三个焦点问题：

在摸底阶段，绝大多数被征收人认可此项
惠民政策，基本支持政府的征收工作。但由于被
征收人中存在相当一部分的低收入群体，对安
置政策心存顾虑，担心拆迁后即使进行了货币
补偿，仍无法在附近购买同等面积的住房，因此
对安置房的需求非常迫切，而且希望产权调换
能够就近安置。

测绘数据有偏差，46平方米该如何界定？调查
人员两轮测绘工作进行完毕，部分被征收人由于
改建扩建问题严重，造成测绘数据和房产证数据
相差较大，甚至有重新翻建情况，测绘与房产证明
显不符。

将实测数据与产权单位出具的承租证明上的
数据进行进一步确认。数据比对完成后，需与公房
产权单位进行对接，待产权单位认同测绘数据后，
才能完成46平方米的认定工作。有些被征收人对
房屋进行了大幅度改建，导致实测数据比上报的
房产证上的数据少很多，具体按什么标准认定，有
待进一步研究。此外，极个别房屋至今无法找到房
产证明。

附属物该如何界定？零散棚户区改
造工作与拆违拆临工作同步进行，导致
此区域房屋的改建、扩建界定工
作非常敏感，是当做违建处置，还
是作为附属物补偿？这是需要
政府重视的又一焦点
难题，需要谨慎研究、
妥善解决。

一纸公告，让零星棚户区居民看到希望

棚棚改改““死死角角””陈陈庄庄的的春春天天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刚

通不上天然气
烧水做饭全靠烧煤

陈庄，0 . 64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有72栋居民楼，3114户，
9345名居民。此次棚改，先期摸
底调查的涉及211户，其中有大
证的209户，另两户则没有（需
要工作组再调查确认）。

今年50岁的王小山，就是
两户中的一户。虽然进入了春
天，但沿着1 . 5米宽的过道找
到他家时，他仍穿着厚厚的羽
绒服。过道北侧是一间间宿舍，
南侧是后来加建的小储藏室，
有的改造成了厨房。

这个片区有一个名字：34-
1号，就是居民口中的“杠一”。
30多户居民，没有门牌号，能用
数字象征的只有一个自来水给
水号。时间太久，王小山家门框
上的给水号铭牌也找不到了。

在这里，仅有两家后来安
装了防盗门，其他的还是老式铁
框门或是木门。配套的公用设施
只有水和电，而燃气管道就从平
房顶上架过，却因不符合安装条
件而无法“落地”。

一进王小山家门，映入眼
帘的首先是厨房，做饭用液化
气，虽然济南早已禁用，但是一
些小贩拉着三轮车，盖着棉被
偷偷送来的。而大多数居民用
蜂窝炉烧水做饭，像住在西边
的居民师友海，就用大炭烧水
炖菜、烧土暖。

王小山一家三口实在住不
开，就在屋北边又伸了“舌头”
搭起一个小房，增加了一个七
平米左右的卧室，妻子和女儿
住在里屋，他睡在一个简易沙
发上。为了放杂物，他又向北扩
了一间储藏室，一棵粗大的树
被圈了进去，和《贫嘴张大民的
幸福生活》里的场景一模一样。

“杠二”的居民在南郊热电
厂院内。这是用车间改造的一
座自东向西的居民房，从中间
砌起墙分成南北两面，再一户
户隔开，窗户朝南的居民还好，
朝北的居民就永远不见太阳。
而在“杠二”区域的东侧，还有
三户小院人家，居民董先波就
住在这里。拆迁指挥部测量人

员已来过好几趟，测量结果是
建筑物总共七十多平米。一间
小客厅，两间小卧室，还有一间
小储藏间，一间独立厨房。

院子地基由东向西逐渐下
沉，成为一个斜坡。二三十年前
种下的两棵小杨树苗，如今长得
两人才能合抱。还有一棵种在院
子西墙外的大树，起到了顶梁柱
的作用，日渐倾斜的西墙就死死
靠在树身上。“总有撑不住的那
一天，说不定哪天就塌了。”

长年不见阳光
晒被子要抢绳子

像34-1、34-2这样的单位宿
舍，是零星棚户区改造中的一个
典型缩影，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没
有公共配套，环境卫生差，生活
不便，安全隐患重重。离热电厂
太近，虽然现在各项排放指标达
标，但是热电厂工作时长年发出
嗡嗡声，居民只能在持续不断的
机器低鸣中睡眠。

在建设路82号院建材一厂
宿舍西边，另一片平房里住有
九户居民。86岁的张明芝和81
岁的李荣清老两口，做梦也没
想到晚年时能够搬离生活了一
辈子的厂宅。

这里原来是个大坑，填起
来后建成了砖瓦预制加工车
间，再后来改造成职工宿舍，张
明芝老人在院子里还保留了一
个小型砖窑。但地基逐年下沉，
厂里担心屋塌了砸着人，于是
在前几年进行了翻修。在张明
芝的退休证上，工种一栏是“砖
机”。1975年大纬二路拓宽，他
是指挥部副指挥，并被评为劳
动模范，住进这里也是当年享
受到的“豪宅”待遇。但时过境

迁，在这里生活实在不方便，挖
旱厕的人来，连担子在墙角都
转不开，要把粪桶提出来才行。

王小山说，“女儿工作以后，
宁肯住在单身宿舍，也不来这里
住，这里没有路灯，不像楼上有
声控，咳嗽一声灯就亮了。”

今年83岁的王怀英，自老
伴去年去世后就一直独居。80
岁以上且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
老人，二七街道办事处“老饭
桌”会免费提供午餐。由于长年
不见阳光，地面返潮，一周就要
晒一次被子。在平房入口处一
小块空地拉着两根绳子，一天
只能晒一两个小时。等腿脚不
便的她搬离这里，就不用再等
天晴时“抢绳子”了。

今年82岁的王同炎老人，
是陈庄的老住户，他目睹了陈
庄这几十年来发展的全过程。
这里是新陈庄，老陈庄位置在
现省委那一片。抗日战争时期，
陈庄居民被日本人赶到现在这
个位置，总共八九户人家，起名
为新陈庄。后来这里建起了铁
路宿舍，为纪念二七大罢工，起
名二七新村。

王同炎老人是陈庄第一家
由平房迁上楼的居民，当时由
于铁路建宿舍，经过单位和政
府、居民协商，他家占地一亩多
地住了祖孙三代十五六口人的
大院子就被征了。后来这样的
院子就一座座地被各个单位建
厂子建宿舍置换掉了。

这里每栋楼都是单位宿
舍，正是各个单位自建的过程
中，在墙角之外、缝隙之间，这
些被称为“挂着”的小院，成为
一个个棚改的死角。

一纸棚改的公告，再次让
这里的居民们看到了希望。

测测绘绘面面积积和和房房产产证证差差很很多多

应应该该以以哪哪个个为为准准？？

葛新闻延伸

陈庄社区居民搭起的小储藏室，由于空间狭小，树也圈了进来。

济南二七街道陈庄社区34-

1号，宽仅1 . 5米的狭长过道里，有30

多户人家。

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它们
一次次掉队，一次次错过，最终
遗落在城市的角落，几乎成为
被遗忘的世界。现在，它们被称
为“零星”棚户区。济南市市中
区二七街道办事处的陈庄社
区，就是“零星”棚户的一个典
型样本。面积小的只是一个小
院落，大的也只是一两亩地，在
漏风漏雨的平房中，居民盼望
着有阳光的日子。

2017年，济南市中区全区
启动零星棚户区改造，与以往
不同的是，此次以政府掏腰包
的形式为居民兜底。3月7日至3
月24日，记者走进陈庄社区，进
行了蹲点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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